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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年
入
大
學
讀
歷
史
系
，
老
師
們
上
課
，
開
宗
明
義
都
要
說
說
歷
史
學
是
探
索
、

發
現
歷
史
規
律
的
科
學
之
類
的
話
，
印
象
深
刻
。
可
是
讀
書
稍
多
，
卻
沒
見
哪
位
著
名

史
學
家
總
結
出
了
什
麼
規
律
。
反
不
如
考
證
的
東
西
來
得
實
在
，
覺
得
這
才
是
學
問
。

今
讀
馬
斗
全
新
近
出
版
的
《
南
窗
雜
考
》
，
感
覺
心
有
戚
戚
焉
，
三
十
年
前
的
胡
思
亂

想
卻
在
此
書
中
見
了
真
章
，
會
心
之
處
，
樂
何
如
之
！

當
然
，
現
在
的
想
法
比
當
初
不
能
說
有
多
少
進
步
，
但
是
畢
竟
複
雜
多
了
。
關
於

考
證
，
最
盛
時
還
屬
清
朝
的
考
據
學
。
梁
啟
超
曾
以
清
代
考
據
學
比
之
於
歐
洲
的
文
藝

復
興
，
他
給
一
個
學
者
論
述
文
藝
復
興
的
著
作
寫
序
，
一
下
就
寫
了
六
萬
字
，
和
人
家

全
書
的
字
數
差
不
多
，
後
來
只
好
出
單
行
本
，
書
名
叫
《
清
代
學
術
概
論
》
。
書
中
有

一
個
觀
點
說
考
據
的
方
法
是
科
學
方
法
，
陳
義
之
高
，
令
人
震
驚
。
現
在
看
，
把
好
的

東
西
都
說
成
是
科
學
的
東
西
，
挺
幼
稚
的
。
然
最
初
看
到
這
說
法
時
，
卻
有
醍
醐
灌
頂

之
感
。
考
據
確
為
學
術
研
究
方
法
之
最
重
要
的
一
種
，
這
種
觀
念
就
在
那
時
，
逐
步
扎

根
在
自
己
的
頭
腦
裡
。

考
據
的
精
義
是
﹁實
事
求
是
﹂
，
講
究
﹁無
徵
不
信
﹂
、
﹁孤
證
不
立
﹂
，
最
重

證
據
，
用
證
據
說
話
，
不
尚
空
談
，
當
然
，
考
據
學
的
證
據
都
是
書
證
，
因
此
反
對
者

斥
之
為
﹁鑽
故
紙
堆
﹂
。
聯
想
到
今
日
學
風
，
抄
襲
、
剽
竊
、
造
假
已
司
空
見
慣
，
為

了
出
成
果
不
擇
手
段
，
浮
躁
之
氣
瀰
漫
學
界
。
竊
以
為
，
像
馬
斗
全
這
樣
做
踏
踏
實
實

的
考
證
文
章
，
是
醫
治
浮
躁
的
對
症
之
藥
。
多
讀
書
才
能
做
考
證
的

工
作
，
而
多
讀
書
正
能
抑
制
浮
躁
。
若
學
界
的
朋
友
都
坐
下
來
認
真

讀
書
，
寫
點
兒
自
己
的
心
得
，
拒
斥
炒
作
，
抵
制
喧
囂
，
也
就
不
用

有
人
操
心
去
建
立
什
麼
防
止
學
術
不
端
的
機
構
了
。

馬
斗
全
的
考
證
文
章
秉
承
清
代
學
術
傳
統
，
一
字
一
義
，
均
能

原
原
本
本
，
查
考
最
早
的
出
處
，
辨
析
源
流
，
得
其
指
歸
。
這
也
是

當
然
之
事
，
理
應
如
此
，
僅
滿
足
於
此
，
未
見
得
有
多
少
殊
勝
之
處

。
馬
斗
全
考
證
文
章
的
獨
特
風
格
，
是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鬆
﹂
的
那

種
勁
頭
，
專
針
對
習
非
成
是
的
一
些
錯
誤
做
考
辨
，
甚
至
與
時
下
挺

受
推
崇
的
辭
書
較
真
。
如
《
﹁東
皋
﹂
釋
義
辨
正
》
、
《
﹁東
皋
子

﹂
之
﹁東
皋
﹂
辨
》
，
前
者
從
《
爾
雅
》
等
古

訓
古
註
中
溯
源
，
指
出
﹁皋
﹂
無
高
地
義
，
因

而
《
辭
源
》
、
《
辭
海
》
等
釋
義
均
有
誤
，
進

而
指
出
﹁東
皋
﹂
語
出
阮
籍
，
指
歸
隱
躬
耕
之

處
，
後
人
遂
以
之
指
代
歸
隱
地
，
而
非
﹁田
野

或
高
地
﹂
的
泛
稱
；
後
者
則
利
用
考
證
的
結
果

，
指
出
諸
書
之
誤
，
說
明
自
號
﹁東
皋
子
﹂
的

王
績
，
其
故
里
並
沒
有
東
皋
之
地
，
是
因
用
典
而
以
﹁東
皋
﹂
稱
其

歸
耕
之
地
，
別
號
正
是
表
明
其
隱
士
身
份
的
符
號
。
似
這
樣
言
人
所

未
言
而
又
令
人
信
服
之
新
見
，
書
中
竟
至
數
十
個
，
於
此
可
見
此
書

之
學
術
價
值
，
亦
可
見
考
證
於
學
術
文
化
之
重
要
。

一
義
之
辨
，
孜
孜
矻
矻
，
學
人
職
志
，
自
應
如
是
。
然
而
，
現

在
有
一
種
觀
點
認
為
，
這
樣
的
做
法
大
可
不
必
。
講
求
典
故
、
語
詞

的
正
誤
，
這
類
學
者
被
稱
為
﹁記
憶
性
文
化
族
群
﹂
；
對
應
的
，
則

為
﹁創
造
性
文
化
族
群
﹂
。
﹁創
造
族
﹂
自
是
生
氣
勃
勃
的
，
做
大

事
的
，
正
面
的
；
而
﹁記
憶
族
﹂
則
明
顯
是
與
抱
殘
守
缺
、
故
步
自

封
、
不
求
進
取
、
保
守
落
後
類
同
，
沒
多
大
出
息
。
馬
斗
全
應
是
屬
於
﹁記
憶
族
﹂
的

，
他
不
但
給
錢
鍾
書
、
季
羨
林
等
老
輩
學
者
糾
錯
，
還
與
《
咬
文
嚼
字
》
編
輯
部
的
編

委
反
覆
論
難
，
欲
辭
此
雅
號
必
不
得
也
。
我
的
派
性
是
在
﹁記
憶
族
﹂
這
一
邊
，
但
苦

於
找
不
出
什
麼
理
由
為
這
個
族
群
來
辯
護
，
似
乎
真
理
真
的
在
﹁創
造
族
﹂
手
裡
。
正

是
看
第
十
二
屆C

C
T
V

青
年
歌
手
大
賽
，
憬
然
悟
出
﹁創
造
族
﹂
的
所
為
未
必
全
是
對

的
，
﹁記
憶
族
﹂
也
正
有
自
己
存
在
的
價
值
。
這
次
大
賽
有
余
秋
雨
作
綜
合
素
質
的
評

委
，
專
門
考
察
歌
手
的
文
化
素
養
。
但
那
些
考
察
的
內
容
，
確
然
與
﹁創
造
﹂
無
關
，

都
是
記
憶
性
的
東
西
。
呵
呵
，
原
來
大
家
都
還
得
做
﹁記
憶
族
﹂
，
才
能
唱
好
歌
或
幹

好
別
的
什
麼
，
﹁記
憶
﹂
之
於
國
民
素
質
的
重
要
性
就
不
須
贅
言
了
。
傳
聞
歌
手
大
賽

的
收
視
率
與
余
評
委
是
否
出
鏡
關
係
很
大
，
說
句
時
髦
話
，
叫
正
相
關
關
係
，
看
不
到

秋
雨
評
委
，
有
些
觀
眾
就
換
台
了
。
由
此
又
可
見
，
余
秋
雨
在
公
眾
心
目
中
，
是
學
識

廣
博
的
形
象
，
應
屬
﹁記
憶
族
﹂
。
這
真
是
悖
謬
，
余
氏
本
人
素
以
﹁創
造
﹂
而
自
負

，
對
﹁記
憶
﹂
是
不
屑
一
顧
的
。
也
正
因
為
這
個
原
因
，
余
評
委
鬧
出
笑
話
而
不
自
知

。
馬
斗
全
書
中
有
《
並
非
詩
句
》
一
則
，
說
余
秋
雨
﹁對
﹃落
霞
與
孤
鶩
齊
飛
，
秋
水

共
長
天
一
色
﹄
作
點
評
時
，
接
連
幾
次
說
﹃這
兩
句
詩
﹄
。
…
…
幸
虧
那
位
歌
手
也
弄

不
清
這
兩
句
究
竟
是
不
是
詩
句
，
只
好
聽
其
教
誨
。
她
如
果
稍
有
常
識
，
而
給
余
秋
雨

評
委
糾
正
說
這
不
是
詩
句
，
那
就
好
玩
了
。
﹂

我在京劇的國家劇院
──中國京劇院工作了整
整十五年。那歲月是難忘
的，我不僅看到許多著名
藝人的演出，而且還接觸
到一些珍稀的藝術資料。

劇院的資料室很有些書──表面上舊而破，
但的確有價值。我和老藝人有過廣泛而深入
的接觸，俗話說 「演員的肚（子），雜貨舖
」，真讓我大大開了眼。不僅讓我知道了若
干失傳的戲，更讓我震驚的，是當年京劇盛
興時和周圍京都文化水乳交融的關係。今天
的中國京劇院，已由魏公村搬進了新樓，辦
公練功的硬件都大大改善，演員也都變成了
新人。我覺得，惟一的不足就是要問一下它
今天的資料庫是否充足和豐厚，是否能適應
今天的需求。

任何部門一搬家，老的資料自然就要丟
失，這自然是很無奈的事。從更年輕的藝術
家的需求說，那些塵土封鎖了圖書和文字，
都屬於 「既不好看也沒用處」了。事情果真
是這樣的麼？我們丟失的東西已經太多，不
能對傳統採取虛無主義。當然，在資料的收
集手段上，我們可以利用當代的高科技成果
，可以把線裝的古本書籍錄進薄薄的光盤，
更應該對那些古老的敘述，採取 「去粗取精
」和 「去偽存真」的整理。記得若干年前，
中國京劇院準備了幾十個大大的紙袋子，計
劃把建國以來新編的幾十齣戲，把每齣戲都
成立一個檔案。包括劇本、音樂、舞台、演
員自述，以及外界評論，全都收集進去。這
樣做畢竟還是 「向後看」，因為它不能保證
未來百戰百勝。與中國京劇院同時，北京人
民藝術劇院把上演劇目都出了書，因此在前
一階段，他們的藝術後勁就很大。

今天的國門早已打開，不時會有別的國
家優秀的藝術品種進入視野。但是試問：我

們究竟知道了多少？對諸多外來藝術的樣式，我們究竟掌握
了多少？舉例說，中國京劇院是時常去日本的，試問歌舞伎
是怎樣的一種藝術？京劇與它第一次的接觸，距今已經八十
多年，如果今天還說 「自己不了解」，恐怕是很難通過的。
如果能對歌舞伎（以及西方的音樂劇）都有了深刻的理解，
那麼無論排演新戲還是修改舊戲，我們的着眼點，就應該是
比較確切和務實的了。

二○○一年，台灣的兩位著名京劇演員吳興國和魏海敏
來到北京，進入中國京劇院教戲──是教他們十五年前所創
排的一齣《慾望城國》。這是根據莎士比亞《馬克白》改編
的，已創演了十五年，至今還不斷演出，並帶到了世界舞台
上巡迴。這，就是他們的成績，同時也體現出他們的藝術眼
光。你不能不承認，也不能不佩服。他們把戲教給了中國京
劇院的年輕演員。論唱念技巧，當然是我們的演員強；論感
受，是他們的更深也更真。這就是各自的情形。我們從中能
夠得到什麼體會呢？我認為：它證明京劇除了我們習見的技
術入口之外，還另有一條文化入口。台灣的京劇人口似乎更
尊重莎士比亞，也更知道日本還有一位電影大導演黑澤明，
他比台灣還早就改編莎士比亞的這一原著為日本的電影。因
為台灣多了這一層關注，所以他們就多了一種入口。在我們
這裡，梨園習慣還只有一個入口，是技術、技巧的入口。你
要欣賞《四郎探母‧坐宮》，北京老戲迷會告訴你戲中哪兒
是關節，演員演好了給予掌聲，演不好則報以倒彩。在台灣
，那裡通常另有一個文化入口。演出之前有準備，散戲之後
會與演員漫談。這早被中國京劇院的演員所熟悉。我想，對
此必須有所警醒。因為已經不是舊中國，世界風氣已經大變
，如今WTO也已進入中國。如果今天落後一步，明天就會
更加滯後。事實上，我們在接觸現代社會和現代藝術上的落
後，已經不是用一兩天就能趕回來的。

京劇，已經在自發的盲目半盲目的狀態中，扭曲着行進
了近兩百年。今天行進時所遇到的磕磕碰碰，就與從前的盲
目半盲目不無關係。如何才能徹底剷除這種狀態呢？辦法只
有一個，加強學習和總結，加強對資料的收集和研究。老的
國故（如京城文化的種種）要研究，新的和外來的同樣也要
正視。把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再根據自己正在進行中的實
踐，最後集中成一項真正有效的決策──如果能夠遠見到這
一點，相信我們的工作就會事半功倍地好起來。

這裡說的 「國家劇院」只是個比喻，其實但凡是冠以
「國家」字頭的單位，就都帶有率先研究的義務。我 「文革

」中在農村呆過，那時全國上下都在演樣板戲，可我所在的
那個縣，只要中央或省裡出了新戲，就派人提着大錄音機，
進劇場那麼一錄，再讓老演員把舞台地位畫成 「小人認」，
回去 「照貓畫虎」，肯定就 「八九不離十」了。作為基層，
它只有倣傚的任務，至於原創新戲的事，就別難為他們。所
以，今天凡是冠有 「國家」或 「中央」字樣的單位，這種開
創性的工作就不能不做。因此，為了更好更準地開創新的事
業，後備的資料工作就絕對不能缺少了。

如今，形形色色的選美活
動，數不勝數，非常普遍。但
過去，在比較封建保守的中國
內地，卻對此視同洪水猛獸，
橫加指責，無人問津。到了清
末民初，雖然有些報刊，也曾

舉辦過一些選美活動，但僅局限於妓女界。當時，權
貴豪紳以此為樂，對一些入選的名妓，稱為 「花界狀
元」、 「花界探花」及 「花國總統」、 「花國副總統
」等。由於名聲不佳，一般的良家婦女，都不屑參與
這類活動。直到一九四六年，因為募捐救災，需要籌
集資金。在上海才開始舉辦了一場有別於以往形式的
「上海小姐」選美比賽，讓全國民眾開了一次眼界。

一九四六年春末，淮河氾濫，江淮平原遭遇特大
水災。數十萬蘇北難民湧入上海，流離失所，生活困
難。為了籌措資金，救濟難民，有關方面決定發起一
次選美比賽，競選 「上海小姐」，活動所得款項，全
部用於救災。開始，人們對此有所顧忌，反響並不熱
烈。後來通過不斷的宣傳、解釋，報名參選的青年女
子越來越多。在一些明星的帶動下，最終參加的總計
有三千多人。選美活動，漸成聲勢。便定在當年八月
，在上海新仙林花園歌舞廳舉行大型遊園會，並將參
選者分為：閨閣名媛、平劇坤伶、歌星、舞星四組，
請來賓投票，以評選出萬眾矚目的 「上海小姐」。

經過緊張的投票選舉，結果，得票最多的王韻梅
，獲得 「上海小姐」的冠軍。亞軍謝家驊、季軍劉德

明。著名京劇演員言慧珠，是梅蘭芳的得意弟子，早
已享譽劇壇，自然毫無疑問的當選為 「平劇皇后」。
「南派名旦」曹慧麟，則獲得 「亞后」稱號。 「歌星

皇后」與 「亞后」，分別為韓菁倩與張伊雯。管敏莉
與顧麗華，則分別獲得 「舞星皇后」與 「亞后」的稱
號。

這次 「上海小姐」的評選，除了影劇、歌舞明星
與所謂的 「名媛」、 「交際花」以外，還有很多女學
生與一般青年女子參加，這對於提高婦女地位、鼓勵
婦女參加社交活動，起了較好的作用。雖然，獲獎的
「上海小姐」，多數都有較大的實力背景，依靠有人購
買大量的選票獲勝。但是，這次活動所得的六千多萬
票款，都用來救助災民，也算得是一件難得的善舉。

今年的四月二十九日，清華大學
將迎來它的一百周年紀念。清華的這
一百周年，不僅是清華的一百年，更
是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的一百年。目
前，在中國有兩所清華大學，一所在
北京，一所在台灣新竹。

按照清華大學的老規矩，每年四月最後一個星期日
為校慶日。因此，今年海峽兩岸清華大學的校慶日為四
月二十四日。

清華學堂
一九○九年清政府同意使用美國在庚子賠款退回部

分辦學，在北京成立了遊美學務處，負責直接選派學生
遊美，同時着手籌設遊美肄業館。一九一○年十一月，
遊美學務處向外務部、學部提出了改革遊美肄業館辦法
，其中提到因已確定清華園為校址，故呈請將遊美肄業
館名稱改為 「清華學堂」。十二月，清政府學部批准了
這個改革辦法。之後，清末兼管學部和外務部的軍機大
臣那桐於宣統辛亥年（一九一一年）為清華學堂題寫了
校名。我們今天看到的清華學堂大樓大門外，正額 「清
華學堂」四字即為那桐手書。

清華學堂大樓分西部、東部兩期建成。其西部建於
一九○九至一九一一年，學校同期興建的還有二院（在
清華學堂以北、電機館的西邊，現已拆除）、三院（在

大禮堂以北，現已拆除，在其原址擴建新圖書館）、同
方部等一批建築。這批建築基本竣工後，清華學堂於一
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清華園開學，這就是清華歷史
的開端。周詒春校長到職後積極籌備改辦大學，在任職
期間（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又蓋了一批適應未來
大學需要的高標準建築（清華著名的 「四大建築」——
大禮堂、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

北平清華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清華學堂曾是培養國學人才的

搖籃。一九二五年曹雲祥校長執掌校政時，清華增設新
制大學部和國學研究院。學校特別注意延聘名師，先後
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著名學者擔
任清華國學院的 「四大導師」。他們和考古學家李濟、
文學家吳宓等薈萃於清華學堂，培養學生分別研究中國
文、史、哲諸學。國學研究院開設了古史新證（王國維
）、中國通史（梁啟超）、方言學（趙元任）、人文學
（李濟）等課程，除中國通史在同方部外，其餘課程均
在清華學堂一百一十七號教室講授，為我國培養了一代
國學專家，其中成就卓著為人們所熟知的有：姚明達、
羅根澤、陳守寔、劉盼遂、劉節、陸侃如、謝國楨、王
力、高亨、王靜如、徐中舒、姜亮夫、戴家祥、蔣天樞
、朱芳圃等。

抗日戰爭爆發後，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

在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一九四六
年，清華大學遷回清華園原址復校。

北京清華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一九五二年國家高等教育的

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成為一所綜合性的工業大學，重點
為國家培養工程技術人才。一九七八年以後，清華大學
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一九八四年建立國內第
一個研究生院，一九八五年建立國內第一個繼續教育學
院，一九八八年建立建築學院，一九九三年建立人文社
會科學學院，一九九四年建立信息科學技術學院，一九
九六年建立機械工程學院。目前，北京清華大學設有理
工學院、建築學院、土木水利學院、機械工程學院、信
息科學技術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法學院、美術學院、公共管理學院、應用技術學院、醫
學院等十五個學院，共六十個系。累計培養畢業生十七
萬人。

從清華大學走出了一批蜚聲中外的學術先驅、許多
學科的開拓者與奠基人。國家表彰為 「兩彈一星」作出
突出貢獻的二十三名科學家中，有十四名曾在清華學習
和工作過；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有六位清華
校友；中科院院士三百三十人、工程院院士一百一十四
人在清華學習和工作過；還為各行各業輸送了一大批工
程科技人才。二○○一年，清華學堂作為 「清華大學早
期建築」的一部分，進入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名單。

新竹清華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當局遷到台灣之後，於一九五五

年在新竹市復校清華大學，復校之初首設原子科學研究
所，一九六四年恢復大學部成為一所完備的大學。梅貽
琦既擔任過北京清華大學的校長，也是新竹的清華大學
的創校校長。新竹清華定位為研究型大學，是台灣地區
最重要的四所大學之一（台、成、清、交）。該校設有
理、工、原子科學、人文社會、生命科學、電機資訊及
科技管理七個學院；共有十七個學系，十九個獨立研究
所。學生數量大學部五千多人，研究所五千五百多人，
佔地面積一百零五公頃。

目前，新竹清華已成為一人文社會、理、工、生科
、管理領域均衡發展的學府。在台已造就英才超過六萬
人，在國內外各行業均有優異表現，校友包括諾貝爾獎
得主李遠哲、 「中央研究院」院士十五人，產學研界領
袖不可勝數。

兩岸清華攜手鑄品牌
隨着海峽兩岸人員往來的不斷加快，兩岸清華人的

學術交流也不斷增加。二○一○年十月四日，台灣新竹
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在北京與北京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
簽署了兩項合作協議書， 「攜手並肩，在國際上共同打
造 『清華』品牌，為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和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努力奮鬥」成為兩岸清華人的共同願景。

按照協議約定，兩岸清華將本着 「友好合作、互惠
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聯合建立兩岸清
華大學聯合實驗室，在基礎科學研究、納米科技、生物
科技、信息與網絡通訊技術、能源與環境科技，以及人
文社會與管理等領域開展長期學術合作。

此外，根據兩校聯合培養雙碩士學位的相關協議，
兩校每年將各推薦十名聯合培養碩士生，學生將通過在
兩校學習分別獲得兩校的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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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因為喪權誤
國，遭到滿朝文武和全國百姓的唾棄，為
了起死回生，他採取了 「韜晦」策略，以
確保自己在政治激流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
。那就是四處逢迎，八方討好，暗中窺測
權柄，時刻為自己考慮好退路，這種策略

在維新變法中表現的是淋漓盡致。
他是洋務派中第一個公開提出變法主張的官員，也就是

說他是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變法主張的。他認為維新
勢力有市場，便捐銀二千兩，要求加入，因為甲午戰敗的臭
名聲，被拒之門外。但他始終沒有與維新派絕交，在暗中仍
舊給予支持。

隨着維新派與頑固派鬥爭的深入，他敏感地窺測到，權
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手中，因此，他就不再
談變法了，而是公開站在了頑固派一邊。這樣，李鴻章在維
新變法中，不論是頑固派還是維新派都對他沒有惡感。

一次慈禧太后與御前大臣議事，在談到康有為、梁啟超
等人時，李鴻章說：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 「皆書院經
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也」。當慈禧太后對外國保護康
有為和梁啟超表示十分憤怒的時候，李鴻章又說： 「外人不
達華情，誤以其國士擬之，故容其駐足，然終當悉厥行藏，
摒之且恐不及。」以此討好慈禧太后。慈禧見他不是維新派
的同黨，又將他視為左膀右臂，任命他擔任兩廣總督，到康
有為的家鄉鎮壓維新派勢力。

李鴻章到任後，除了對康有為的祖墳加以保護外，還逮
捕了保皇會會員羅贊新等人的家人，通過外交途徑與外國駐
華使節、香港總督等交涉，要其協助清政府逮捕康有為、梁
啟超等維新人士。這雖然是表面文章，但也使得慈禧太后對
他更加放心。

在不同的人面前，李鴻章經常改換面孔。正因為李鴻章
左右逢源，他才討得了維新派、慈禧太后對立雙方的歡心。
慈禧太后也仍將李鴻章視為心腹之臣，委以重任，即使在義
和團運動後李鴻章失勢，也沒有觸及到他的根本利益，李鴻
章因此才得到善終。

左右逢源李鴻章
茶茶苦

百
年
清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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